
但是在这里，石榴的用途却发挥
得淋漓尽致。水土适宜的缘故，这里
的石榴要比国内的石榴大上一号，令
我初次见到时咂舌了许久，对它是否
是基因突变的问题纠结了半天。我
按照它理所应当的吃法买来一大袋
切而食之，却被利比亚同事们训斥暴
殄天物。原来石榴在利比亚更多的
是用来榨汁，高级一点的吃法，像水
果摊的小贩那样将其籽放入碗中，浇
上冰冻矿泉水一碗一碗的痛饮。阿
拉伯的夏天异常酷热，人们讨价还价
到口干舌燥的时候，日头晒到心急火
燎的时候，随手端起一碗冰冻石榴
水，甜丝丝的果汁随着石榴籽一起下
肚，沁人心脾之余，气头也消减了一
半。只可惜石榴保存的时间太短，口
福还没有过够它就已经下市，也只能
盼着来年再畅饮了。

除去榨汁，石榴还有很多其他的
用途。盛夏石榴花盛开的季节，阿拉
伯集市上随处可见老婆婆叫卖一袋
袋红色的粉末。起初我以为那是某
种 类 似 辣 椒 粉 的 调
料 ，一 直 没 敢 问 津 。
直到后来被当地的朋
友笑话之后才恍然大
悟，原来这就是石榴
花磨成的干粉，是当
地女孩子涂抹胭脂染
指甲的最爱。更高级
些的还有石榴系列的
化妆品。利比亚人对
于石榴的情有独钟，
让许多跨国公司和品
牌 都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点。他们因地制宜研
发出了许多石榴系列
产品，石榴香水、石榴面霜等，销量都
非常可观。

关于利比亚人的石榴情结，我曾
特地请教了当地的朋友。利比亚人
的石榴情结，最早要追溯到古兰经的
篇章。在那里，它与橄榄、无花果一
起并称为“天堂三圣果”，是可以“延
年益寿，涤除嫉妒和憎恨的益果”。
至于民间谚语，则更是多种多样。有
人把石榴比做少女美丽的乳房，有人
把石榴比做美好的品德，还有人把石
榴比做永恒的生命。有意思的是，同
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民族看来，却各自
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各有千秋、难分
伯仲。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石榴籽
象征着多子多孙，要在婚礼上食用，
讨个吉祥。而利比亚人眼中的石榴
籽却大相径庭。他们的谚语是“吃石
榴时要铺开衣襟，吃西瓜时要裹紧衣
衫”。意思是石榴籽好比美好的事
物，要尽可能多多吸收，“铺开衣衫”
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它掉在地上；而
西瓜汁则好比恶人恶行，要避而远
之，“裹紧衣衫”吃西瓜，防止它的汁
水溅到了身上。

石榴作为一种食物，在几千年前
由张骞沿着丝绸之路从阿拉伯半岛
带到了中国。而它作为阿拉伯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个载体，则随着阿拉伯
远征军的马蹄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
达了欧洲。世界上将石榴花定为国
花的有两个国家，一是位于北非的利
比亚，而另一个则是与它隔海相望的
西班牙。

又是椰枣成熟时
我和椰枣，见光即死。

还记得第一次吃椰枣的情形：在
国内上大学的课上，班长拿出了一个
密封包装的东西让大家“分而食之”，
打开一看竟是一粒粒黏在一起的“黑
疙瘩”，油乎乎地发亮，形状类似我们
常见的蜜枣。据说这就是传说中的
阿拉伯特产——椰枣。班长小心翼
翼把袋子打开，自豪地说是沙特驻华
使馆特地给我们学校送来的礼品。
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分两颗，多者
再无。

关于椰枣，我曾经无数次地从阿
拉伯语小说中看到它
的名字，也曾经多次
地听留学归来的师哥
师姐们谈起它。阿拉
伯人有句谚语，“枣椰
树 是 阿 拉 伯 人 的 母
亲。”足见枣椰树在阿
拉 伯 人 心 目 中 的 地
位。《本草纲目》里介
绍它：“无漏子，形似
枣，中有核，果肉甜
美”。刘询《岭表录》
云：“肉软烂，味极甜，
如北地蒸枣。”这样一
种 有 文 化 积 淀 的 食

物，刚好和我头脑里的小资情调不谋
而合。我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综合了上述种种间接经验，在脑子里
想好了椰枣的口味。等到真正面对
手中那两粒黏黏的椰枣时，马上从脑
海中调出了这条信息存储——它应
该是像蜜枣一样甜，像苹果一样脆，
清香怡人，唇齿留香……

可惜，第一个椰枣放进口中时，
我的梦就随之破碎了。不是它不甜，
而是它太甜——甜到连我们嗜甜如
命的女生都无法忍受的地步。至于
清脆，则万万断了这个念头罢——这
黑糊糊的小疙瘩从里到外渗透着糖
汁，黏糊糊地粘在你的手上，咬起来
软而皮，甜而腻，倘若你正在害蛀牙，
那么尝过了椰枣之后势必要去医院
牺牲掉几颗原生态牙齿不可。自己
无福消受也不能随便浪费，我留下手
中的另一颗打算施与别人，可看众人
皆蹙眉咧嘴，苦不堪言状，不禁把伸
出的手又收了回来，心里面直嘀咕
——是这阿拉伯人的口味和
我们不同，还是使馆送来的
椰枣已经过期？ 7

骑了大半天，父女俩好不容易才
到了颐和园，豆豆已经是满身大汗。
她停下车对黄宏说：“爸爸，我不行
了！要不，咱们就在这里吃了面包，
回家得了。”黄宏没有停下，也不理睬
女儿，自顾自地往前骑。豆豆没办
法，只好骑上车去追爸爸。直到下午
3 点，父女俩才骑到凤凰山脚下。黄
宏停下车，把面包和水拿出来，豆豆
狼吞虎咽地一顿猛吃。

等豆豆吃饱喝足，黄宏又骑上车
说：“走，回去。”豆豆实在忍受不了，
说：“爸爸，您自己回吧，我得歇会
儿。”黄宏依然不顾女儿反对，骑车往
回走。豆豆没办法，只好极不情愿地
跟着黄宏往回骑。一路上，豆豆两行
泪水不住地往下落。黄宏看在眼里，
却一言不发。好不容易回到家，豆豆
把车一扔，直奔自己的房间，倒在床
上再也起不来了。段小洁一边心疼
地给女儿揉着腿，一边责骂黄宏心
狠。黄宏站在女儿床边只说了一句：

“演戏比这个累！”
黄宏以为豆豆会

就 此 打 消 演 戏 的 想
法。谁知，星期一早
上，他还没起床，就听
见豆豆对妈妈说：“妈
妈，从今天开始您别
接送我了，学校这么
近，我自己骑车去。”

黄宏坐起来，激
动地用手紧紧地捂住
了 脸 。 女 儿 太 聪 明
了，她懂得爸爸的用
意，于是用实际行动
来表现坚强。

暑假到了，豆豆
想学游泳，黄宏带着女儿去了北戴
河。一到海边，黄宏直接把女儿扔进
海里。豆豆在水里扑腾了半天，呛了
几大口水。段小洁吓得在一旁惊叫
不断，黄宏却抱着双臂在一边站着，
一动也不动。豆豆手忙脚乱地挣扎
了一会儿，竟然在水面上浮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豆豆悄声对妈妈说：“妈
妈，您发现没有，自从我说要演戏以
来，爸爸对我冷酷极了。我都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段小洁又
好气又好笑地把女儿的话说给黄宏
听。黄宏说：“这还叫冷酷？你告诉
她，更冷酷的还在后头呢！”听了妈妈
的转述，豆豆的心里打起了小鼓，但
一想到爸爸前几次“冷酷特训”自己
不是也接下来了，以后的自然也一
样，不服输的豆豆心说：老爸，你就出
招吧，闺女我都接着。

学校要进行军训，孩子们集中在
一个军训基地，吃住实行军事化管
理。许多家长生怕孩子吃不好，开着
车给孩子送吃的喝的。黄宏坚决地
告诉段小洁，不许给豆豆送东西。段
小洁心疼地说：“她不是还小吗？”黄
宏说：“小什么呀？我 13岁就出去当
兵，比她艰苦多了。她这也就是几天

的工夫，就让她扛着。”
豆豆的生日到了，那天早上，黄

宏对豆豆说：“豆豆，爸爸有工作，不能
陪你过生日了。”豆豆吃惊地问：“爸
爸，不是早就说好了，您陪我过生日，
还要给我拍生日MV的吗？”黄宏为难
地说：“不行啊，爸爸在拍戏，我不能为
了陪女儿过生日，让大家都等着我
呀！”豆豆伤心地哭了。自她懂事以
来，爸爸陪她过生日本来就不多，这次
是早就说好的，结果还是泡了汤。

那天，黄宏忙着拍戏，直到第二
天凌晨才忙完。回到剧组安排的临
时住处，夜深人静时，回想起女儿失
望的眼神，黄宏忍不住眼圈红了。他
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给女儿，又给妻
子发了一条短信。

第二天，段小洁把黄宏的电子邮
件打开给豆豆看：“亲爱的女儿，原谅
爸爸的无情。你要知道，当一个演员
就是这样的，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
自由的空间，还要牺牲很多与家人相
伴的乐趣。爸爸不想让你过这样的

日 子 。 作 为 一 个 父
亲，我只期望你平安
幸福。希望你理解爸
爸的苦心。祝豆豆生
日快乐！”

豆豆看完了爸爸
的邮件，对妈妈说：

“我明白爸爸的意思，
他不就是想告诉我当
演员很累吗。”段小洁
说：“那你想清楚了，
还当不当演员了？”豆
豆想了想说：“我还是
想试试。”

黄宏回到家，段
小洁把豆豆的想法告诉他。黄宏叹
了口气说：“看样子，豆豆还真是我的
闺女，不到黄河心不死。”

2003年，黄宏筹拍电影《阳光天
井》。电影讲述发生在北京一个普通
小院里的故事：一个离婚男人为了让
自己的女儿妞妞不受伤害，让同事帮
自己圆谎，定期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女
儿，谎称是妈妈从美国打来的；最后
谎言被揭穿，在女儿的撮合下，离婚
男人和善良的女同事终成眷属。

为了寻找剧中那个天真可爱
的女儿，黄宏试了很多小演员，总觉
得不够自然真切。眼看着电影开拍
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黄宏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一天，黄宏晚上回到
家，一眼看见正在书桌前写作业的
豆豆。孩子的专注神态吸引了他，
这样子跟剧本里乖巧可爱的妞妞太
像了。他试探着走到豆豆身边说：

“闺女，想不想跟爸爸一起演戏呀？”
豆豆平静地放下笔说：“想啊。”豆豆
的冷静让黄宏乐不可支，他乐呵呵
地说：“闺女，高兴就跳起来吧，别绷
着了！”豆豆果然一下子跳
了起来，紧紧搂住了爸爸的
脖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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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白余脉树渐衰，
契丹逐鹿骑马来。
漫山遍野起穹庐，
胡笳一拍动地哀。
雕弓羽箭背在身，
反穿皮毛世惊骇。
九百奚营扼古道，
万镫齐发指渤海。

２
上京古道筑关隘，
悬孤突兀锁边寨。
官服布衣无杂音，
茶坊酒肆门结彩。
三街六市日繁华，
五行八作夜闭宅。
偏脸城池龙虎踞，
戍楼梆声催太白。

３
女人拎着大烟袋，
汉子不知稻粟麦。
狐裘蒙戎戴毡帽，
乌拉垫脚亟登台。
冰河寒彻冰马骨，
火盆烫酒暖胸怀。
雪拥房门推不动，
奶茶腥膻冲天外。

４
河流蜿蜒浪排排，
水依山转缠玉带。
轻烟孤直落日圆，
寒鸦归巢老树坏。
大雁惊飞上白云，
衔去白云青山在。
契丹南去君莫问，
一团冰雪入大海。

５
徽钦二帝解上京，
途经韩州偏脸城。
饥肠辘辘扶杖走，
衣衫褴褛怨缚绳。
裤腿不挽涉河过，
结露凝霜野鸭惊。
北望城门三点水，
旌旗猎猎角联营。

６
马壮羊肥草木青，
胡笳不似竹笛声。
畜圈铺上三捆草，
泥墙透来四面风。
一碗稀粥半碗酒，
对面父子热泪盈。
门前有人持短剑，
窗外沙场秋点兵。
怒发冲冠鹏举忠，
仰天长啸满江红。

７
闲愁最苦稼轩赋，
烟柳断肠斜阳横。
更古男儿一放翁，
但悲不见九州同。
英雄出在国难时，
世道不明月光冷。

８
古道不闻金銮铃，
秋风吹散马蹄声。
靖康耻恨凭谁记，
一分尘土二分轻。
辽金旧事消残酒，
心头狼烟火正熊。
城墙年年复新草，
枯荣不等嗔天公。

在我看来，母亲做饭的手艺，实在飘忽不
定：有时候偏淡，有时候又偏咸；有时候炒得过
生，有时候又焖得过熟；有时候饭煮得很硬，有
时候又煮得很软。可是，奇怪的很，所有来我
家吃过饭的客人，却都对母亲做的饭菜，称赞
有加，他们的赞美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丝毫
的虚假客套。

是隔锅饭香吗？是，也不是。
有一次，老家几个人，进城卖西瓜，母亲上

街买菜，正好遇着，于是连拖带拽地，将他们拉
回家，非得让他们吃了饭再回去。母亲指着一
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这是你舅。不认识。
又指着一个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说，这
是你表叔。也不认识。我离开家乡多年，老家
的人基本上都不怎么认识了，除了亲戚和几个
老邻居之外。亲戚里并没见过这几个人啊。
可是，在母亲看来，乡里乡亲，都连着绊着，那
不就都是亲戚吗。

母亲忙着张罗饭菜，真佩服她老人家，并
没什么准备，却能一眨眼，整出一桌子菜来。
母亲让我陪几个客人先喝点啤酒。我搛口
菜，送入口中，还没咀嚼，一股咸气就直冲脑
门，咸得我直龇牙咧嘴。我的娘哎，这菜里放
了两次盐吗？我冲还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
喊，菜太咸啦！没想到，几个客人却连连摆
手，不咸不咸，正合口味呢。年纪大一点的对
母亲说，嫂子，菜足够了，别忙了，你也过来吃
饭吧。说着，搛一口菜，吧唧吧唧很响地嚼
着，一边含含混混地说，嫂子，你做的菜，咋还是
那么好吃呢。另外几个人，也一边喝酒，一边吃
菜，很满意的样子。

送走客人，我对母亲说，今天的菜都太咸
了，我说过多少次了，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母亲笑笑，我知道，今天不是你舅他们来吗，我
才多加了把盐的。我诧异地看着母亲。母亲
接着说，你晓得这么热的天，他们在大太阳底
下卖西瓜，一天下来，淌了多少汗吗，他们的衣
服一直是湿的。要是像平时给你们做的菜那
样清淡，他们吃了根本没滋味的。

多加一把盐，这是母亲给她汗流浃背的乡
亲，加把力呢。

有时候，家里来了年纪大一点的客人，母亲
做的饭，就会软软的。我们知道，这是母亲为
了照顾客人而为，不过，我们一家三口，特别
是儿子，喜欢吃硬硬的饭。母亲自有她的办
法。电饭锅里的米刚煮沸的时候，母亲会揭
开锅，用饭勺子将米往一边拢拢，这样，煮出
来的米饭就一锅两制了，一半稍硬，一半稍软。
各取所需。

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很多母亲一样，她的
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围着厨房和她的亲人度过
的。谁喜欢吃甜的，谁又喜欢吃辣的；哪个爱
吃这个，哪个不爱吃那个；母亲的心里，都清清
楚楚。而母亲自己，总是舍不得将剩饭剩菜倒
掉，而是混在一起，热一热，就成了她的可口的
饭菜。那些咸的淡的，辣的酸的，苦的甜的，荤
的素的，全部混杂在一起，这就是天下的母亲，
吃得最多的饭菜。

去厨房里抱一抱我们的母亲吧，她往菜里
撮一把盐，撒一点糖，倒一点醋，加一点水，无
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甜甜
蜜蜜。

1935年 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迎
来一位 25岁的中国青年，他是上年 6月从清华
大学派来的公费留学生。小伙子满怀科学救国
的梦想来此深造，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生
活的窘境却困扰着他，令他心神不宁。一天中
午，他偶尔听到一个送快餐的中年汉子正与几
位年轻人聊新型轿车的事，讲得头头是道，大家
听得津津有味，有人悄悄问他怎么懂得这么多，
送快餐汉子有点尴尬，但还是爽快回答说，他以
前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因经济萧条企业破
产，为了养家糊口，便放下架子干起送快餐的行
当。大家听罢都很同情，中年汉子却无半点沮
丧的样子，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事，公司倒闭了，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我还准
备东山再起呢！”说罢一挥手，背起快餐箱吹着
口哨大步离去。

站在一旁的中国青年，被这位中年汉子“能
上能下”、能屈能伸的豁达情怀深深震撼了，
望着他健步离去的背影，原先的心理压力忽
然烟消云散，顿时觉得心清气爽。于是他大
步跨进教室，拿起书本聚精会神读起来，好似
换了一个人。从此他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投
身到学习和钻研中去。他的学业进步神速，
很快成为全校的尖子，不久又得到世界著名的大
科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好评与器重，破格吸纳他
为研究生……

这个中国青年便是日后成为“中国航天之
父”、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巨擘——钱学森。

“没有什么输不起”，诚哉斯言！回想古今
中外的精英人杰和成功人士，哪一位不是心系

“没有什么输不起”的胸怀，越过一次次艰难
险阻、走出一个个困境低谷，才迎来胜利的曙
光和事业的巅峰呢？拿破仑如此，贝多芬如
此，鲁迅如此，徐悲鸿如此，李嘉诚如此，李
小龙如此，张瑞敏如此，张海迪如此，邓丽君
如此，杨利伟如此，比尔盖茨如此，贝克汉姆
如此……这世上想成就一番大业，绝无“捷
径”可走，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天时地利
人和”都是外因，成功的关键是自己，看你有
无“没有什么输不起”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
力，否则，就永远不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平凉
城里，没有幼儿园。我就没有上
过幼儿园。几乎家家都娃娃多，
当母亲的，就留家里当家庭妇
女，娃娃自己带。我们家，兄弟
姊妹多，我妈本来在供销社有一
份工作，就辞职了，把儿女一个
一个带大，也让自己社会地位
低，还落一身病。那时填写家庭
成分，父母的都得填，我妈的成
分，就是家庭妇女。所谓娃娃自
己带，每一个都稀罕，有疼有爱，
但要拴到腰上，没那么多精力，
也就是，能走路了，不许胡乱跑，
自己玩尿泥，自己长着。吃呀喝
呀，自己知道，不知道，饿一回，
就记住了。好在那时的娃娃，都
不娇气，清鼻流着，鞋烂着，整天
还那么开心。有的家庭，两口子
都上班，舍弃不下工作，又没有
亲戚在跟前，娃娃小，甚至，还没
有彻底断奶，不能一个人留家
里，就得找人看护。这样的家
庭，娃娃少，一般的，要上两个娃
娃，就不再抓养娃娃了。

平凉城里，一些年岁大的女
人，自己娃娃都大了，有清闲，也
想挣点家用，也是捎带着，便给
人带娃娃。有光白天带的，就
是，娃娃早上送过来，晚上接回
去；有白天黑夜都带的，通常一
个礼拜接回去一次。带娃娃按
月算，带一个月，光带白天的，大
概十块；白天黑夜都带的，大概
二十块。吃的奶粉，带娃娃的不
管，由家长算出量，定期拿过

来。如果吃饭，则要加一定的伙
食费。

我们家原来居住在11号院，
是个大杂院，居住了二十多户人
家。有一户，一个黑脸婆媳，男
人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能
当人使唤了，没有拖累，就给人
带娃娃。带一个娃娃，短的几个
月，长的一年。交出去一个娃
娃，又带一个。没有看见一次带
两个娃娃，都是带一个娃娃。娃
娃刚来时，不停哭，最烦人是晚
上，哭声响亮而长久，一院子人
家，都能听见。过几天，不认生
了，也习惯了，就不闹腾了。有
时，家里来接，反而不跟亲妈走，
还得哄，拿糖哄，拿玩具哄。男
娃娃的玩具，是木头手枪；女娃
娃的玩具，是塑料鸭子或者小喇
叭。哄一哄，就跟着走了。娃娃
要哄呢，老汉要整呢。就是这么
个理。后来，黑脸婆娘又找了个
男的，就不再给人带娃娃了。

到底不是亲生的，带娃娃
的，对娃娃，好好不到哪去，坏坏
不到哪去。娃娃完整看，不得
病，就都满意了。有的家长，把
娃娃接回去，发现，娃娃的屁股
上，一坨一坨青疤，就知道挨打
了。也许不再把娃娃送去了，就
换一家，换一家看着面善的。打
自己娃娃，是管教呢，没人说，即
使说，也会说家教严；打别人的
娃娃，手再轻，人看见了，议论
呢，坏名声呢。那时，有媒婆，找
人带娃娃，也有这样的中间人。

有娃娃要找人带，通常找中间
人；愿意给人带娃娃的，也在中
间人那里挂个号。谁带娃娃带
得好，也会有口碑，找人带娃娃
的，会打听，了解，问曾经把娃娃
交给带的家庭，比较着，再决
定。有口碑的，要价会高一些，
也就高三块五块。为了娃娃不
受罪，也为了自己少担心，咬咬
牙，也就认了。

平凉城就这么大，全城的
人，说互相都认识夸张了，但互
相都见过面，是一定的。给人带
娃娃，抬头不见低头见，不会过
于亏待娃娃。照我看，娃娃被这
么带着，除了不认字，不参加集
体活动，比现在幼儿园的娃娃快
乐。至于把娃娃卖了的事情，没
有发生过，主要是不会这么想。
我估计，那时候不缺娃娃，那时
候娃娃过剩呢。娃娃是自己的
乖，老婆是别人的好，自己的娃
娃，除了自己爱惜，给谁卖去
呢。就是黑心卖了，也找不下买
家。还有，带娃娃的，把谁家娃
娃带得少胳膊少腿了，或者更严
重了，夭折了，也没有听说过。
如果有，不得了了，早传遍了。
总体上讲，娃娃健康着，都长大
成人了。至于被人带过的娃娃，
和没有被人带过的娃娃，是否有
区别，如果有，区别多大，我没有
比较过，无法得出结论。

我说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
的旧事了。平凉城里，如今，这
样给人带娃娃的营生，已经没有了。

带娃娃
第广龙

天下谁人不识君
韦有义

看人加把盐
孙道荣

没什么输不起
马 佳

偏脸城
山
水
（
国
画
）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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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河南豫剧在五大名
旦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个“六大流
派”以及“六大名旦”的称谓。这六
个人中的常香玉、陈素真、崔蓝田、
马金凤、阎立品这五个人的名字，如
雷贯耳。而补上来的这个桑振君，
又是何方神仙呢？

桑振君祖籍开封，6 岁登台演
唱河南坠子书，9 岁因故改行唱豫
剧。虽然早在 1964年就退出舞台，
到河北邯郸的东风剧团任教，但从
14岁当上主演、到35岁离开河南之
前，她还是把生命中最靓丽的青春
年华和表演艺术，献给了生她养她
的这片中原热土。

“不回门，不探亲，也要去看桑
振君”。“断了烟，断了茶，也要看桑
振君唱投衙”。“就是搭上二亩地，也
要去看桑振君的戏”。如果说这些
都是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
平顶山一带观众对她的褒奖，那么
在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中，桑振君
和常香玉、崔蓝田、马金凤、阎立品
一起获得第一个版本的豫剧五大名
旦，则是艺术界对她的客观评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名旦中，只
有桑振君和常香玉享有的赴朝慰问
志愿军，在 1958、1959 连续两次的
郑州会议上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专场
演出，这又足以表明那时官方给她
的最高荣誉和极大认可。

由于在后来的 1980 年河南省
第二届戏曲汇演中，天津的陈素真
参演了，豫剧皇后只不过又多了顶
五大名旦的帽子；而河北邯郸的桑
振君没有参演，不仅不再是豫剧的
五大名旦，而且在河南豫剧中，也就
没有了她的这个流派。

不再是“五大名旦”之一的桑振
君有什么感慨不得而知，而多了个

“五大名旦”之一称谓的陈素真却是
忧心忡忡地感叹说：豫剧流派不该
没有人家桑振君啊！

事实上河南豫剧中少了桑派的
这朵改革创新分量最重的流派，对
桑振君来说，是她个人的事情，而对
整个豫剧的繁荣发展，未尝不是个
重大损失。有道是“一朵鲜花不是
红，万紫千红才是春”。正是这种梨

园盛世中的百花齐放，争芳斗艳；你
追我赶，不断创新，这才是促进戏曲
艺术繁荣发展的沧桑正道。

也许 1949年前后的那一段，是
豫剧历史上的辉煌。辉煌的重要特
征表现，就是各个流派之间的公平
竞争，各显风流。如果以 1949年前
后划界，又以竞争的主流来说，1949
年前与豫剧皇后陈素真竞争的，是
小了她 6 岁的常香玉，而后与常香
玉竞争的，则是桑振君。

时任许昌地区豫剧团长的桑振
君和常香玉，不但在艺术上并驾齐
驱，而且两个人在唱腔风格上也是
异曲同工，各领风骚。常香玉是大
腔大口，好似奔腾的黄河，波澜壮
阔，一泻千里，让人觉得痛快淋漓；
桑振君则是按自己的二道嗓创作出
来的唱腔，精雕细刻，委婉高雅，清
新俏丽，风情万种，宛如江南水乡的
绚丽风光，让人感到是种纯美的艺
术享受。早年中国唱片社先后录制
了她的《打金枝》、《游龟山》、《八件
衣》、《下陈州》等7个剧目的唱片以
及《豫剧五大名旦唱腔选粹》的磁
带，可惜已经失传或毁坏，不过桑派
当今的领军人物、邯郸东风剧团的
团长苗文华，弥补了这一缺憾，听听
她的《对绣鞋》、《打金枝》、《江姐》，
看看她领衔拍摄的戏曲电影《桃花
庵》，你就会感到桑派艺术不愧是我
们豫剧百花园中的奇葩，它的那种
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潜在的市场前
景，也许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促使
豫剧艺术焕发青春，蓬勃发展。

事实上世上任何事物的生存发
展都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豫剧中常
派的豪放，桑派的委婉以及其他流
派的各有千秋，才构成了整个豫剧
的完美画卷。在这一画卷中，各个
流派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
有借鉴，又有制约；交相辉映，倍显
风采。如果失去了哪个流派，削弱
了那个流派，破坏了它的生态平衡，
这时不仅人们对豫剧的感官会变得
既迟钝，又挑剔，而且留下的流派也
会因为失去生命竞争的活力，失去
相互的扶持和制约，让本身所固有
的弊端，更加显现和滋长。


